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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剛濛濛亮，胡大海一家就忙活開了，今天是胡大海二兒子胡引結婚的日子，村裏的老老少少都被請到他家喝喜酒，要準備的事很多，全家人除了新郎在忙著接新娘的事外，其他人都忙活上了，連剛8歲的小女兒也被派出去打醬油了。



胡大海今年50歲，一共3個兒子2個女兒，大兒子胡波5年前結婚了，到現在還沒有生育，老倆口這個急啊，一方面不斷的催他們，一方面張羅著給剛20歲的二兒子找媳婦，今天總算要把新媳婦接過門了。



胡大海帶著大兒子倆口子和三兒子進了後院，農村人的院子都很大，後院裏樹著一個單杠一樣的竿子，上面吊著幾根繩子。



胡大海讓大兒媳婦和三兒子在院子裏燒熱水，自己帶大兒子來到柴房，裏面躺著一個赤裸的女人，手腳被捆在身後。



胡大海和胡波抬著她回到後院，來到單杠下面，把女人往地上一放，胡波問道：「爹，先宰哪個？」



胡大海道：「先宰這個買來的，你媳婦等會再宰。」



胡波應了一聲，把女人拉起來，父子倆把女人倒吊在單杠上，她是胡大海父子從人畜市場上買來的肉畜，宰殺後用來招待喝喜酒的。



本來胡大海是要買2頭肉畜的，但他老婆卻說只買一個就行，另一個就用大兒子媳婦好了，反正她也不生育，養著浪費，以後再給大兒子找一個媳婦。



胡大海想想也對，就和大兒子夫妻倆說了，胡波沒意見，大媳婦也願意，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胡波抓住肉畜的頭髮用力拉起來，肉畜的脖子一下子伸直了，因為是倒吊著，所以頭離地面很近，胡大海在下面放了一個大桶，把一個大胡桃塞進肉畜的嘴裏，防止鮮血從她的嘴裏噴出來，然後用尖刀在肉畜的脖子動脈上一割再一劃拉，鮮血頓時濺了出來。



胡大海迅速劃了個半圓，割破了喉管和另一邊的血管，鮮血更是加速噴湧而出，灌進了下面的大桶裏。



胡波一手抓緊肉畜的頭髮，一手抓住肉畜被捆住的雙臂，防止肉畜掙扎，好一會肉畜的血才不再噴灑，但還滴滴答答的流著。



等血幾乎不再流了，胡大海讓大兒子解開捆著肉畜的繩子，把肉畜放下來，大兒媳婦已經把燒好的熱水倒進了一個槽裏。



胡大海和胡波把肉畜的身體放進槽裏，兩人開始清洗肉畜。



大兒媳婦把燒開水的大鍋又灌滿，再燒下一鍋水，然後把身上的衣褲脫光，蹲在那添柴禾，兩腿間的肉縫微微張開。



一旁的三兒子胡財見了心癢癢，挨到大嫂身邊從她背後伸手下去，摸到了大嫂的屁股和陰戶。



大兒媳婦笑了笑任由他摸，不一會下面就水汪汪了。



胡財道：「大嫂，妳下面水真多，幹起來也爽，可惜以後沒機會再幹了。」



大兒媳婦笑道：「水多有什么用，你們三兄弟都幹過我，可我還是懷不上，不會生娃的女人就是個肉畜。」



胡財道：「大嫂，乘現在還有時間，妳再讓我幹一回。」



大兒媳婦看了看胡大海他們還在清洗肉畜，說道：「你以後就該幹你二嫂了。」



胡財嘿嘿笑道：「以後我幹二大嫂也會想著大嫂。」



大兒媳婦啐道：「算了，你就別惦記大嫂了，要幹就來吧，以後大嫂就不能陪你了。」



說著大兒媳婦走到一邊趴在洗衣服的臺子上讓胡財上來，胡財自然不會客氣，脫了褲子就把陰莖插進大嫂的陰戶裏開始抽動。



胡大海洗好肉畜，和胡波把肉畜抬到一旁的石板上，看了看正在交合的叔嫂倆，喊道：「三小子你快點，待會就要宰你大嫂，可別耽誤了時間。」



胡財喘著氣道：「放……放心，誤……誤不了！」說著又用力抽插起來。



胡大海「哼」了一聲，讓大兒子整理肉畜的上半段，自己整理下半段。



胡波答應了一聲，拿了尖刀開始切割肉畜的手臂和胸部。



他拉起肉畜的左手，尖刀劃破皮膚刺進肩膀，發出「茲茲」的聲音，再用力一壓割斷經絡，沿著骨頭結合處做了個圓周動作，將左肩膀的肉都割開，然後將臂骨和鎖骨的連接切開，整條左臂就卸了下來，然後他用同樣的方式將右臂也從肉畜的身體上分解了下來。



胡波正要切割肉畜胸部，在切割肉畜大腿的胡大海忽然說道：「胸部不要切碎了，要做成排骨的，你都剔光了只能熬湯。」



胡波聽了就不再切割胸部的肉，而是用刀從肉畜的腰部切到腋下，兩邊都切開並將肋骨與其他骨骼分離，整扇肋骨都被取了下來。



這時胡大海也將肉畜的兩條腿切了下來，開始給肉畜的軀幹開膛，為了不弄壞裏面的內臟，胡大海很小心的劃開肉畜的腹部。



因為胸部的肋骨已經被整扇取下，所以肉畜被開膛後腹部的肉被很容易的分開到兩邊。



胡大海將肉畜的心、肝、胃、腸等內臟一一分割取出，又把腹部的肉切下來，這樣肉畜的正面就處理好了。



胡波把肉畜的頭切下來放到旁邊和胡大海一起把肉畜翻轉，胡大海從腰背部份開始切入一直割到屁股，將兩瓣屁股肉都割下。



胡波則把肉畜的肩膀和背部割成若干塊，再將背骨砍開，父子倆把肉畜整個肢解了。



胡大海見肉畜已經被肢解了，就讓大兒子去把槽裏的水倒掉，換上新的熱水，用來清洗肉畜的那些肉。



胡波去倒水了，胡大海看了看三兒子胡財已經幹完他大嫂，兩人正在清理身上的痕跡，就喊他們過來一起洗肉畜。



四人把肉畜的各個部分都清洗乾淨。



這時二兒子胡引來到了後院，看到四人正在清洗肉畜的肉，而大嫂還是一絲不掛的，色咪咪的看了幾眼，對胡大海道：「爹，我去接新娘子了，媽和大妹在屋裏整理家什，你老在家多費心了。」



胡大海道：「去吧，早去早回，我們還等你接新娘子回來好開席呢。」



胡引道：「好?！我去了，哥幾個辛苦啦。」



胡波和胡財應了聲就催他快去接新娘子，胡引又看了大嫂幾眼走了。



四人不一會就清洗好了肉畜，放到乾淨的地方，等著待會宰好大兒媳婦一起下鍋。



大兒媳婦去洗了洗手上的血漬，又沖洗了一下身子和陰道，來到單杠下，對胡大海說道：「爹，該宰我了，來吧。」



胡大海和兩個兒子走了過去，把大兒媳婦捆好吊起，胡大海道：「媳婦，妳還有什么話要說的？」



大兒媳婦道：「爹，哥，我沒能給胡家生兒育女傳接香火，我對不起你們，請你們原諒。」



胡大海點了點頭，胡波摸了摸媳婦的臉道：「這幾年妳也算盡了做老婆和兒媳婦的責任了，除了沒能生娃，其他都好，妳就安心走吧。」



大兒媳婦「嗯」了一聲，對胡大海說道「爹，我有個請求，請您答應。」



胡大海道：「什麼事？」



大兒媳婦道：「這些年媳婦也沒盡多大孝道，我這身子雖然不能生娃，但也算乾淨，只被哥和二叔、三叔幹過，沒被其他人弄過。現在我要被宰殺了，想讓您最後幹我一回，您能答應嗎？」



胡大海看著大兒媳婦道：「哎，難得妳有這份孝心，我答應妳。」說著把大兒媳婦放下來，讓她站在地上。



解開腳上的繩子，將兩隻腳分開綁在單杠的兩個立柱上，手仍然反綁著吊在橫杆上。



胡大海脫掉褲子，走到大兒媳婦身後，把挺立的陰莖對準濕漉漉的陰戶，腰部一挺，陰莖一下插了進去。



大兒媳婦呻吟了一聲，開始配合胡大海的抽動扭動屁股。



胡大海感受到了大兒媳婦的風騷，也快感不斷。



胡波見公媳倆戰況激烈，決定讓老婆死在最快樂的時刻。



他把接血的桶放到老婆身前，盡力壓低老婆的上身，使老婆的屁股越加向後突出，胡大海的陰莖能更為深入的插進陰戶。



兩人下身的撞擊聲「啪啪」作響。



過了一會，大兒媳婦的臉色越來越紅，喘氣聲也越來越大，胡波見時間差不多了，用手肘壓著老婆的背，一把抓起老婆的頭髮。



大兒媳婦的頭順勢揚起，胡波猛的一刀刺進老婆的脖子，用力向前一割，大兒媳婦的半個脖子頓時豁開了，氣管裏發出不知是大兒媳婦的最後呻吟還是氣管忽然破裂裏面的空氣噴發出來的聲響。



大兒媳婦的身體劇烈掙扎，由於大兒媳婦的腰部沒有被束縛，所以扭動的很強烈，胡大海感到大兒媳婦的陰道內猛烈收縮，加上腰部的扭動，使他一下子控制不住，精液衝了出來，射進大兒媳婦的子宮。



好一會，大兒媳婦身體的顫動才漸漸停止，身體的肌肉完全放鬆，胡大海把陰莖抽出，喘了幾口氣才穩定下來。



大兒媳婦的身子已經停止抖動，垂了下去，依靠繩子吊著才沒倒下，下身由於肌肉鬆弛開始湧出殘留的大小便。



胡大海穿好褲子，讓兩個兒子把大兒媳婦的身體放下來清理了一下抬到了剛才肢解肉畜的石板上，叫三兒子去燒水清理院子裏的汙物，自己依舊和大兒子一起一點點的把大兒媳婦切開。



看著眼前的女人變成一堆堆的肉，胡大海想著剛才的快活勁，覺得有可惜。



兩個女人都被肢解完了以後，胡大海和兩個兒子把所有的肉拿進了廚房。



四隻手臂放進蒸籠清蒸，腿則從膝蓋處再分成兩段下鍋油炸，肋排骨先煮後紅燒，其他的部分也做成了各種菜式。



父子仨正忙活著，胡大海的小女兒跑了進來叫道：「爹，二哥把新娘子接回來了！快到村口啦！！」



胡大海問道：「是嘛，妳娘和妳姐呢？」



小女兒道：「還在屋裏收拾呢。」



胡大海道：「怎麼還沒收拾好，去！告訴妳娘，讓她手腳快點，馬上去門口等新娘子，我這忙不開。」



小女兒答應了一聲跑出了廚房。



不一會胡大海的老婆帶著兩個女兒出了家門，等新郎和新娘子去了。



胡大海吩咐兩個兒子繼續忙活，自己走到門口望著村口的那條路，可以看到一隊迎親的人向這裏過來，鞭炮聲和鼓樂聲越來越近，越來越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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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周鐵蛋帶著二丫頭和幾個村裏的人一起坐著一輛騾車去鎮裏，車子小，路也不太好，一路顛簸了半天快中午可才到鎮裏。



大家下了車，各辦各的事去了，周鐵蛋領著二丫頭直奔鎮裏的人畜定點屠宰場，剛到大門，就被門衛攔了下來：「幹什麼的。」



周鐵蛋連忙道：「來出貨，這是我二丫頭。」



門衛看了看二丫頭道：「你也不看看幾點了，都快吃中午飯了你才來，我們就伺候你了，明天再來。」



周鐵蛋急忙賠笑臉道：「你老抬抬手，我們大老遠來的也不容易，就讓我們進去吧。」



門衛年紀也就和周鐵蛋差不多，40歲左右，周鐵蛋為了辦事拼命討好，又是說好話又是遞煙，總算是把門衛給說通了，門衛給他發了張號票，讓他憑票進去出貨，周鐵蛋點頭哈腰，把一包煙塞了給他才進去，門衛把煙塞進口袋，端起茶水喝了幾口看電視去了。



周鐵蛋拉著二丫頭快步走進屠宰場，進了工作間找工人給辦事，可那幾個工人根本不理他，最後被他說煩了就讓他去找場長。周鐵蛋只好又拉著二丫頭跑到旁邊的辦公樓去找場長。



屠宰場場長叫張大寶，50歲了，本來是屠戶，政府規範人畜屠宰市場，搞了個定點屠宰場，張大寶立即花錢走門路，又是請客又是送紅包，把這個場長的位置給弄到了手，現在場裏的幾個重要職務都是他家親戚，連剛才的門衛也是他家親戚的親戚，天天在那狐假虎威，從來進出貨的人員那裏撈點好處。



周鐵蛋找人的時候張大寶正坐在沙發上看報紙，周鐵蛋敲門進來，張大寶放下報紙見周鐵蛋帶著二丫頭，已經明白了他的來意，但還是裝模做樣的問道：「這不是周鐵蛋嘛，來幹什麼啊？」



周鐵蛋笑著道：「張場長，我來出貨，可下面的工人不收，您老幫我說說好不？」



張大寶看了看手錶道：「都幾點，你早幹什麼去了，我們這的工人也是要休息的，大半夜的忙到現在你還來煩他們，明天來吧，記得早點。」



周鐵蛋連忙上前哀求，還讓自己的二丫頭給張大寶跪下，張大寶冷冷的看了一會，慢條斯理的說道：「算了，看你也是大老遠來，又是鄉里鄉親的，今天就破例收你的貨，不過要是下次再這樣就沒通融了。」



周鐵蛋千恩萬謝，又說了不少好話，張大寶讓二丫頭把衣服脫光讓自己檢查，二丫頭才15歲，怯生生的擺弄著衣角，周鐵蛋在旁邊一個勁的催二丫頭脫衣服，見二丫頭還磨磨蹭蹭的，一把抓住她的衣領一扯就把衣服給扒了。



因為是帶二丫頭來出貨，所以來的時候周鐵蛋就給二丫頭穿了一件外套和外褲，這一扯就讓二丫頭的上身光了，接著周鐵蛋又抓著二丫頭的褲腰一拉，二丫頭的下身也露了出來，二丫頭慌慌張張的用手捂住自己的下身，卻又被周鐵蛋拉開，還沒發育完全的身體展現在張大寶的面前。



張大寶走到二丫頭面前，又摸又捏了一會，又讓二丫頭趴在沙發上翹起屁股，有手指分開二丫頭的陰部和屁股，看了看她的陰道和肛門，二丫頭開始還有點緊張，但很快放鬆了，任由張大寶擺佈。



張大寶檢查完了就坐回到沙發上，二丫頭起身站在旁邊，光著身子靠在周鐵蛋旁邊，周鐵蛋遞了根煙給張大寶道：「張場長，您看我這二丫頭能給多少錢？」



張大寶沒接周鐵蛋的煙，自顧自喝了口茶道：「200」



周鐵蛋急了，說道：「張場長，怎麼才給200呢？你剛才也看過了，我二丫頭的身子絕對乾淨，更沒什麼病，還是閨女沒破身呢，能賣個好價錢吧。上次我那大丫頭可是給了500啊！」



張大寶連眼皮都不抬道：「是閨女沒錯，可你也不看看她那身板，全身上下能有幾兩肉，兩個奶子更是沒長起來，這樣的貨拉出去誰要啊。上次你那大丫頭至少還有些肉，奶子和屁股夠挺，才給了你500，你可別把我當冤大頭啊！」



周鐵蛋道：「張場長，我這二丫頭身板是瘦點，可都結實的很，你看這手這腿都是肉啊，這奶子是小了點，可這屁股已經不小了。」



說者對二丫頭說道：「丫頭，還不讓你張大伯舒坦舒坦。」



二丫頭走到張大寶面前，小聲說道：「大伯，我身子是小點，可我有勁，肉都是實在的，您就多給點吧。」



說著她跪了下來，身手去解張大寶的褲子拉鏈，張大寶似乎知道二丫頭要做什麼，也沒動，讓二丫頭解開了他的褲子拉鏈，掏出陰莖，二丫頭用手輕輕擼動了幾下，然後把嘴湊過去慢慢的把陰莖含進嘴裏吸吮起來。



張大寶在屠宰場裏主要負責檢查鑒定和進出貨，沒他點頭那些工人根本不給辦事，所以那些來進出貨的人都要討好張大寶，紅包、請吃都很多，性服務也是常事，那些來出貨的為了把自己帶來的女人那身肉賣個好價錢，也是讓張大寶撈夠了好處，而讓那些女貨用身子給張大寶服務更是家常便飯，而張大寶也坦然接受，只是有時身子會有點虛，只好多吃點補品了。



現在二丫頭用嘴給他服務，張大寶自然不會反對，雖然二丫頭的動作很生疏，但也讓張大寶感受了一些和成熟女性不同的地方，他一邊享受二丫頭的吸吮，一邊用手摸著二丫頭的屁股。



過了一會張大寶覺得自己要射了，抓著二丫頭的頭髮，把她的腦袋按在自己的胯部，很快一股股精液射進了二丫頭的喉嚨，二丫頭憋的滿臉通紅，好不容易張大寶放開了她的頭髮，二丫頭咳嗽著抬起頭，嘴角處一縷白濁的液體流了下來，周鐵蛋輕輕的踢了二丫頭一下，二丫頭連忙用流出來的精液舔了回去，一股腦的咽了下去。



張大寶射完精，看著二丫頭吞下精液，又把自己的陰莖放回褲子裏，拉上自己的拉鏈，起身又站回到周鐵蛋旁邊，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道：「鐵蛋，這些都是你教她的吧。」



周鐵蛋道：「哪能呢，這不是她自個孝敬您嘛。」



張大寶看了看他們父女倆，道：「好吧，心意我領了。看來這丫頭的身子還是不錯的，200是少了點。」



周鐵蛋連忙道：「是，是。您真是太英明了。」



張大寶道：「你也不用給我戴高帽子了，這樣，一口價350，你要就跟我去下面，不要就把你丫頭帶回去。」



周鐵蛋還想再說點什麼，被張大寶一瞪眼給嚇回去了，道：「行，行，您老說了算，350就350。」



張大寶點了點頭，叫周鐵蛋領著二丫頭跟自己先去旁邊的財務室，裏面是張大寶的老婆，專管財務和加蓋檢驗合格章，張大寶讓他老婆準備350塊錢，再拿好檢驗合格章一起到樓下的工作間去，他老婆正在補妝，看了眼周鐵蛋和他二丫頭，應了一聲，讓他們先下去，自己過會就去。



張大寶見他老婆不挪窩，也沒辦法，催了幾句就領著周鐵蛋和他丫頭下樓了，嘴裏嘟囔著：「長的那麼醜還化個屁妝，送到下面宰了賣都沒人要，操！」



張大寶進了工作間就喊道：「老張，過來！把這個貨給收了。」



老張是張大寶的親戚，現在在場裏做個工頭，聽見張大寶叫他連忙跑過來道：「場長，今天來進貨的都走了，要是收了這個貨可要放進冷庫等明天才能出貨了，那就不新鮮了。」



張大寶道：「哪那麼多廢話，我讓你收你就收，不就差一天嗎？怎麼就不新鮮了，就算在冷庫裏冰上3天老子照樣按新鮮貨賣，看誰敢說個不字。」



老張連忙答應，對著在一邊聊天的工人喊道：「你們幾個都來搭把手，媽的，想讓老子一人忙活啊，快點過來！！」



那幾個工人答應了一聲，跑過來，拿起器具準備屠宰，老張對著周鐵蛋道：「把你那貨拉到那邊去躺到，媽的，都快吃飯還要弄的一身水。」



周鐵蛋點頭哈腰賠著笑臉，拉著二丫頭來到一個長台旁，讓二丫頭躺上去，臺子上都是水，還有血跡，二丫頭躺上去覺得涼颼颼的，對周鐵蛋說道：「爹，有點冷。」



周鐵蛋道：「待會就不冷了。」



老張上前把二丫頭身體調整好，頭耷拉在臺子的邊沿，然後拉起長台邊掛著的幾條皮帶，拉緊了在二丫頭身上捆好，用一個黑色塑膠袋套住二丫頭的腦袋，看看行了就拿起一把尖刀，對其他人道：「開始吧，早點完事早點去吃飯。」



說著一手按著二丫頭的下巴使她伸直脖子，一手用尖刀深切她的咽喉然後一劃拉，二丫頭的喉管頓時被切斷了，邊上的動脈也被滑破，一股鮮血飛濺而出，套著二丫頭的塑膠袋頓時被噴的鮮血淋漓，一邊的工人拉過水管沖洗著地上的鮮血，老張看著二丫頭的鮮血逐漸流盡，抽搐的身體也漸漸平靜，就繼續他的工作。他趕著去吃飯，有些動作也比較急速，不像平常那麼仔細了。



老張用尖刀在二丫頭的頸部又切了幾下，將她的頸骨切斷，把塑膠袋打好結，放在地上用腳一扒拉，那個塑膠袋就滾到一邊，那裏已經有不少打好結的塑膠袋了。然後老張解開捆著二丫頭身體的皮帶，先切下了兩隻手臂，又分開雙腿，一條一條的分解下來。



這時張大寶忽然喊了一聲：「老張，把那丫頭的子宮和整條陰道給我好好弄下來，那丫頭還是個雛，裏面有那個處女膜能多賣點錢，你要是切壞了就自己掏錢買下來。「



老張應道：「放心，弄不壞，你還不知道我的本事？」說著在二丫頭的陰部用尖刀輕劃了個圈，然後開始剖腹，把二丫頭的肚子劃開，用鉤子拉開膛壁把鉤子後柄上的環掛在臺子邊沿上固定住，然後開始整理內臟，內臟被一一拿出後放進台下的一個鐵桶裏，接著老張把二丫頭的子宮、卵巢和整條陰道一起連著拿出來，放在內臟上面。



這時外面似乎有人在大聲爭吵，張大寶就走出去看看出了什麼事，老張繼續分解二丫頭的軀幹，腰腹、兩肋、胸部、肩膀、後背被一點的切割下來，裝進一個個的袋子裏，一排的放在臺子下面，最後將剩下的骨頭拆開裝好。



老張喘了口氣，叫過一個工人道：「去叫吳會計（張大寶的老婆姓吳）來蓋章，順便看看外面怎麼這麼吵，還有完沒完？」



工人走了，不一會回來了，對老張說道：「吳會計馬上就來。外面來了一個出貨的，帶了個女人，說是他老婆，要賣給我們場裏，管門的老六不讓進，兩人就吵起來了。」



老張一聽就急了：「媽的，還讓不讓老子吃飯了。」說著對這個工人說道：「去招呼大傢伙收拾乾淨，收工！老子不伺候了。」



工人們一聽當然喜歡，急急忙忙的收拾器具，周鐵蛋在一旁看著，忙上前問老張道：「我的錢怎麼辦？」



老張正煩著，沒好氣的說道：「找吳會計去，別來煩我。」



周鐵蛋沒辦法只好繼續等，還好沒過多久，張大寶的老婆來了，懶洋洋的問道：「肉呢？快點拿過來，我蓋完章還有事呢。」



老張見她來了連忙笑著迎過去道：「這裏，肉在這裏，您給蓋個章吧。」



張大寶的老婆看了看臺子上的肉，拿著滾筒章走過去在兩隻手和兩條腿上滾了幾下，蓋了合格章，把章收好說道：「誰的貨，來領錢，快點。」



周鐵蛋連忙跑過去道：「是我的貨，一共350元。」



張大寶的老婆看了看他拿出已經準備好的350元甩給他，轉身走了。



周鐵蛋拿著錢總算是安心了，把錢放進口袋，臉上也有笑意了，屁顛屁顛的走出了工作間，只見門口那個門衛正和一個30歲左右的男人爭吵，張大寶站在遠處看著，周鐵蛋過去和張大寶打了個招呼然後就走了，遠遠的似乎聽到老張他們的罵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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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張明不停的看錶，心裏想著剛才課間休息時和好朋友李揚約好晚上去好好吃一頓的事，盼望著早點下課，只是老師的課還是要聽，不然要是冷不防點他名回答問題答不出就完了。



好不容易下課了，張明收拾完東西就跑到同班李揚的桌前，李揚也在收拾東西，見張明跑過來，笑道：「有你這麼急的嗎？不就出去吃飯嘛，又不是沒去吃過，看你急的。」



張明嘿嘿笑了幾聲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學校都是寄宿制平時又出不去，只有周末休息時間能外出，只能吃學校食堂，學校裏那伙食簡直就是豬食，我都熬了一星期了，你看別人不都一下課就跑啦！早知道就不讀這學校了，我以前天天吃好東西呢。」



李揚笑道：「知道啦，我又沒開小灶，還不是吃一樣的東西，說實話我也吃的夠戧，行了走吧，今天上哪吃去？」



張明道：「要不再去上次那家？那的菜色好，食材也新鮮，店也大，服務周到……」



李揚連忙阻止道：「行行，你就別打廣告了，我們去還不行嗎？走！」



張明見李揚答應走了，拉起他就急步走出了學校，兩人本想攔輛出租去飯店，可惜從學校裏出來的學生太多，和打仗似的搶出租，只好去公交車站等公車，等了一會公車來了，兩人坐車到了站，又走了一段路總算到了飯店，只是他們到的有點晚，裏面坐滿了人，服務生正在安排等候的顧客，見張明和李揚進來，笑著問道：「請問幾位？」



張明道：「兩位，還有座嗎？」



「很抱歉，客滿了，要是您倆位不介意請稍等一會，有空位我們馬上為您倆位安排。」



李揚看了看坐在一旁等候的人不太多，大約5、6個人，和張明商量了幾句就決定等一會，服務生把他們帶到等候區的座位那裏，請他們稍做等待，並端上茶水，再次抱歉後就去招呼其他客人。



等待了半個小時左右，終於等到了空位，服務生招呼張明和李揚就座，並遞上了菜單。



張明翻了幾下，點了『鐵板乳房』、『紅燒嫩手』、『糖醋美女排骨』，李揚也點了『串燒少女裏脊』、『子宮清湯』，又要了幾瓶啤酒，服務生記錄後就拿去廚房，兩人邊喝茶水邊聊著，等著上菜。



沒過多久，菜色都上齊了，兩人邊喝酒邊吃菜，張明邊吃邊道：「這『鐵板乳房』是我最愛吃的，這裏做的也地道，外脆裏嫩，咬上一口滿嘴清香，棒極了。每次到這來都是覺得沒吃夠，可惜肚子就這麼大，裝不了再多了，打包的話到學校又變味了。」



李揚道：「行了，別抱怨了，一星期也就吃這麼一次，等畢業了我們也就自由了，到時候放開了吃。你嚐嚐這串燒裏脊，不肥不膩，不焦不老，火候正好，這子宮肉質柔嫩，湯也是爽口的很。」



張明拿起一串裏脊肉，放進嘴裏大嚼，嚼著嚼著忽然慢了下來。



李揚見了問道：「怎麼了？不舒服嗎？」



張明道：「這肉好像不太新鮮。」



李揚道：「是嗎？我剛才吃的沒什麼不對啊。」說著又拿起一串吃了起來。



「好像沒什麼問題啊，是不是你弄錯了？」



張明道：「不會，這串燒裏脊我也吃了不少次，以前更是經常吃，不會弄錯的，不信你嚐嚐我這串。」



說著張明把手上的半串裏脊遞給李揚，李揚接過來咬下一塊仔細嚐了嚐，說道：「好像是有些不對，肉有點鬆而且還有點糊的感覺，不像我剛才吃的那些肉質好，難道這串有問題？」



張明又拿起一串嚐了嚐道：「這串好像也不對。」



李揚接過來吃了一口點了點頭，兩人把剩下的幾串裏脊都嚐了嚐，發現一共有三串裏脊味道不對。於是他們叫來了服務生，向服務生說明了情況，服務生找來了經理，經理在瞭解了情況後對那三串裏脊進行了品嚐，發現肉質確實不夠新鮮，於是當場表態張明和李揚此餐的費用免費，對這次的問題進行徹底調查，並將在第一時間將調查結果告知張明和李揚，再商量下一步的賠償問題，在此之前張明和李揚可以去相關部分進行投訴，飯店將承擔一切損失。



張明和李揚見經理的態度很堅決，服務也很好，就相信了他，表示一星期後兩人會再來飯店，經理誠懇的想兩人再次表示道歉，並保證一定負責到底。



一星期後，張明和李揚來到了飯店，服務生見他們來了就直接把他們帶到了經理辦公室，經理熱情的接待了他們。



經理給他們倒上茶水，說道：「真是抱歉，由於我們的錯誤破壞二位的用餐，我代表飯店所有工作人員向二位道歉。



問題的原因我們已經調查清楚了，本店的所有材料是從專門的肉畜飼養場運送的，採用的都是18—22歲的女性肉體，當天屠宰當天運送當天烹飪，以保證食材的新鮮和口味的上佳，但那天由於飼養場運送環節的錯誤，將部分冷凍數天的材料一起運送到了本店，而本店的廚師也沒有仔細查驗，將那些已經保存數日的冷凍裏脊製作成食物，端上了二位的餐桌，實在上是對不起。



我們詢問過那個廚師，她表示由於冷凍的材料並不多，只提供給了二位，沒有給其他顧客食用。我們已經將剩餘的冷凍食材銷毀，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情。」



張明見他說了這麼多就是沒提到對自己兩人的賠償，就問道：「那飯店打算怎麼賠償我們兩人的損失？」



經理道：「本店對二位的賠償是這樣的。



一、鄭重的向二位道歉，並賠償二位每人2000元。



二、贈送本店的VIP卡各一張，憑該卡可在本店及其他連鎖店偕同4人就餐享受消費打5折的優惠，以後再推出新的優惠也可一併享受。



三、為了彌補上次沒能為二位提供新鮮食材的歉意，今天本店特意將在貴賓包廂用最新鮮的材料為二位現場烹製菜肴，希望二位能滿意。



二位看這些賠償可以嗎？要是還有需要儘管提出來，本店一貫以顧客至上為原則，有錯就必須做出相應的賠償和彌補。」



張明和李揚商量了一會，覺得可以接受就答應了，經理表示感謝，在再次鄭重道歉並深鞠一躬後將兩個信封叫給張明和李揚，裏面是2000元現金和一張VIP金卡，張明和李揚看過後放進了衣袋，經理將他們帶到一間貴賓包廂，裏面很寬敞，燈光也很明亮，包廂裏站著兩位服務生和一位穿廚師衣服的女性，面前有一個很大的桌台。



經理讓張明和李揚就座後介紹道：「這位廚師是本店的特級廚師，今天將為二位現場烹製菜肴。」然後吩咐一個服務生道：「去把黃曉月帶來。」



服務生答應一聲去了，很快就回來了，回報導：「經理，黃曉月來了。」



經理點了點頭道：「進來吧。」



服務生讓到一旁，從門外進來一個少女，身上披著一件淡黃色的輕紗，進來後對經理說道：「經理，我來了。」



經理道：「好的，這二位就是上次由於妳的疏忽而造成損失的客人，今天妳要用實際行動來補償他們。」



「是。」黃曉月答應了一聲。接著對張明和李揚說道：「二位顧客好，真是抱歉，上次由於我的疏忽讓二位沒能盡興，我表示真誠的抱歉，今天就由來彌補，希望二位能接受。」



張明和李揚看了看經理，經理笑道：「今天黃曉月將作為食材被那兩位廚師現場分解，並烹製成各種菜肴奉獻給二位，希望二位能喜歡。」



張明和李揚自然沒有意見，點頭同意。



經理讓黃曉月走到張明和李揚的面前，脫掉那件輕紗，露出羊脂白玉搬的身體。



經理對張明和李揚道：「黃曉月今年20歲，還是處女，身體健康，經過檢查各項指標都是優秀，屬於上等的食材，現在請二位做最後的檢查，檢查通過後將進行烹製。」



張明和李揚已經被黃曉月的身體所吸引，姣好的面容，勻稱的身材，挺立的乳房，細嫩的手臂，尖翹的屁股，修長的雙腿，兩腿見並不茂密的森林間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條細密的小縫。



張明和李揚露出滿意的笑容，並向經理點頭表示檢查好了。



經理吩咐黃曉月可以開始了，黃曉月面帶笑容的躺到那位廚師面前的桌臺上，廚師拿出一塊白布輕輕的覆蓋在黃曉月的面部，不一會又拿下，可以看到黃曉月似乎睡著了一般，廚師又換了一塊白布蓋在黃曉月的面部。



經理解釋道：「剛才的布裏有少量的麻醉氣體，可以將黃曉月輕度麻醉，但不會影響食材的味道，現在的布是為了避免等會分解時鮮血從她的口部噴出，雖然這種事基本不會發生，但還是要作好預防。」



張明和李揚點了點頭，廚師正有條不紊的進行著她的工作。



廚師先將一個輸液管插進黃曉月的頸部動脈，然後打開管子末端的開關，一股鮮血通過輸液管迅速湧出，流到管道另一端下的一個容器內，很快容器內的血液越來越多，黃曉月的皮膚也漸漸變的白皙，手腳出現輕微的抽搐，兩個服務生上前輕輕按住黃曉月的手腳。



又過了一會管子的湧出的血液漸漸減少，並逐漸不再是連貫的湧出，廚師扭動了幾下管子末端的開關，管子裏的血急速的噴出幾股後不在大量流動，而是淅淅漓漓的滴落，很快就停止了。



廚師抽出管子，在黃曉月的頸部清理了一下，就開始分解，先把一把尖刀插進黃曉月的陰道，然後向上輕輕一拉，尖刀顯然非常鋒利，「呲」的一聲輕響，黃曉月的陰部到腹部應聲分開，露出裏面的臟器，廚師利落的將裏面的東西一一分開並取出，兩位服務生則站在一旁把廚師分解好的部分排列在桌臺上。



等所有的臟器都清理完畢後，廚師開始用刀分解肢體，很快手臂、大腿、乳房、臀部都被切割下來，排列在桌上，然後廚師用清水清理了一下腹腔，用尖刀把黃曉月胸腹的肉或整塊或條片的切割下來，然後由服務生將黃曉月的軀體翻轉，又將背部的肉也整理好，最後只剩下連著頭部的骨骼。



張明和李揚看著整個過程，心中興奮不已，等廚師整理完，他們早已迫不及待，經理見廚師已經完成了分解就問道：「二位想點什麼菜儘管吩咐，這裏的所有食材都是位二位準備的，如果二位吃完還有剩餘的話將被銷毀，不會另做他用。」



張明和李揚自然不會客氣，恨不得把所有東西都吃了，不過他們還有自知之明，知道吃不了那麼多，就先點了上星期吃過的那些菜，再加了『過橋排骨』、『清蒸臀肉』和『心肝寶貝』。



特級廚師的工作效率很高，加上今天是早就準備好了，所以沒多少工夫，所有菜都上齊了，張明和李揚大飽口福，兩個服務生不時的為他們倒上用新鮮血液釀制的美酒，使他們心滿意足。



一頓大餐吃完了，張明和李揚感謝了經理和廚師的盛情招待，經理讓服務生當著張明和李揚的面將剩餘的食材全部銷毀，並親自送他們二人到門口，叫來計程車讓張明和李揚乘坐，兩人和經理話別後向司機說明的目的地，歡快的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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